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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外华人移民家族意识的文化模式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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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科技学院 外国语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２３）

摘　要：运用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理论，从家族意识角度来阐释浙江籍海外华人向侨乡汇款和在国内

投资行为背后的文化模式。研究结果表明，海外华人对中国传统家族文化有强烈的认同，并将这种文化认同情

感延伸到对宗族、侨乡和祖国的认同。这种认同使海外华人即使获得国外国籍，依然保持与祖国千丝万缕的联

系。由此提出，华人群体尤其华人二代对传统中国文化的认同，需要在文化相对性的宽容基础上加强与西方文

化沟通，从而促进华人移民群体的文化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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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至９０年代，浙江籍海外移民数量增长迅速，在海外华人群体、国际国内社会以及侨

乡经济发展等方面影响愈发显著［１－２］。浙江籍海外移民主要来自温州、青田地区，他们通常会为家乡亲人

汇款，捐助家乡学校、道路等建设，或投资参与国内经济发展。移民向自己祖国的汇款行为是西方学界移

民研究关注的重要课题，如 Ｈｅｌｗｅｇ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发现跨国移民汇款对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缓解当

地贫困产生了一定作用［３］；Ｓｉｎｇｈ等从社会学角度研究跨国移民与其家庭和家庭成员关系的亲疏程度影

响其汇款数目和频率的情况，认为汇款是家人联系的媒介，是亲人之间表示关心的方式［４］；Ｍｅｒｋｌｅ等从

文化视角进行研究，认为跨国移民对祖国文化有天然的亲近感，愿意汇款国内也说明他们可能有回到祖

国的意愿［５］。海外华侨华人向国内汇款，在国内叫做“侨汇”，也是国内学界关注的课题，早期“侨批”惠及

的是海外华侨华人的亲人，现在的侨汇主要惠及国家外贸收支平衡，侨汇一直以来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

重要作用，密切了海外华侨华人与家人和祖国的联系［６］。

以上对海外移民向国内汇款的研究，多集中在汇款行为本身，较少从文化心理角度探究跨国移民行

为背后的文化动因。本文从美国学者露丝·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理论出发，提出浙江海外华人的家

族意识，是他们积极向国内汇款的文化动因。所谓文化模式，即群体所共同具有的文化观念和准则，是真

正把人们维系在一起的因素。文化模式理论强调文化对人的塑造作用，强调文化在群体中的代际传承，

保证了文化的延续并能够表现出其不同于其他文化模式的特征［７］１７－１８。因此，要理解个体行为，不仅要把

他的个人生活史和他的天分联系起来，还要将个体对种种情趣相投的反应与其从文化风俗中进行选择的

行为联系起来［７］２３３－２３４。

由于学界对家族界定多有讨论，因此有必要交代本文中家族的内涵。目前学界对家族的界定主要分

四种：以家族为家庭；家族是小家庭的扩大或组合；家族是家庭与宗族之间的组织；家族包括低层次家庭

和高层次宗族［８］。本文所说的家族，既包括低层次的家庭也包含高层次的宗族。浙江籍海外华人的家族

意识能够从小家庭延伸到家族和宗族，进而扩展到侨乡和祖国。海外华人作为丝绸之路精神的媒介与载

体，为推动中国走向世界与世界了解中国发挥积极作用。因此，维系他们的家族意识，也是呵护他们对祖

国的情感。对海外华人家族意识的研究，有利于理解海外华人行为的文化动因，为相关侨务部门如何密

切海外华人与家乡和祖国的联系提供启示。

１　家族之间的“通财之义”

在温州青田籍的海外华人中，经常是亲帮亲、友带友，亲戚朋友之间有“通财之义”。如《高岙风采》中

记载了高仁来移民海外创业的故事：１９８０年来自北白象镇高西村的高仁来夫妇在表兄夏崇金的鼓励下

举家移居法国。到了法国后，表兄和表姐帮助高仁来度过了初到异国他乡的困难时期。因为表兄和表姐

在当地信用很好，许多人愿意与高仁来做生意。正是因为这些亲人的帮助，高仁来幸运地跨过了打工这

道坎，直接做了老板［９］。与高仁来一样，很多温州移民从温州到海外，从打工到创业，几乎都是在家族成

员构成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网络中发展。李明欢认为这些依靠“家庭团聚”申请亲人出国或为亲戚提

供有关接纳国移民政策信息，提供经济担保等方式帮助亲戚移民的现象，属于“连锁效应”［１０］。在温州、

青田，亲友之间这样互相帮衬的华人移民不在少数，如温州一家皮具公司的老板 ＨＷＧ移民到墨西哥后，

发现墨西哥的皮带生意非常好做，遂在家乡北白象镇投资，成立公司，由亲戚来打理，体现出家族成员之

间的“通财之义”［１１］。国内做生产，国外有市场，家族成员都能获得实惠。来自青田的ＣＧＰ就提到，自己

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到西班牙，一家人共同努力开了一家中餐馆。后来慢慢做大，有足

够的资金以后，兄弟姐妹带着家人先后独立开店。这都是依靠全家之力，慢慢积累财富进而创业的。

这种亲戚之间、朋友之间的情义，是梁漱溟认为伦理本位社会的重要特征，他在《中国文化的命运》中

写道：“亲戚朋友，彼此间有无相通，是曰通财之义。通财，在原则上是要偿还底：盖其分际又自不同。遇

到某一种机会，施财亦是一种义务；则大概是伦理上关系最宽泛底了。要之，在经济上皆彼此顾恤，互相

负责，有不然者，群指目以为不义。［１２］”梁漱溟认为，这种“通财之义”也似共产，依据伦理关系的亲疏厚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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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准，关系越亲密，共产程度越大；同时，也要看财产的多少，财产越多，共产的人就越多。“有三家穷亲

戚，不算富；有三家阔亲戚，不算穷”。

２　建房、修坟和丧葬行为中的家族意识

在侨乡几乎随处可见造好的新式楼房，然而房子空在那里鲜有人住，也随处可见正在建造的房屋，吸

引了来自广西、贵州等地的外来民工来这里就业。笔者曾于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７年先后多次在青田山

口和方山两个乡做实地调查。在青田方山，几乎随处可见新造好的欧式洋房。方山乡周岙村全部房子的

图纸设计都来自德国，甚至常有建筑学院的学生到那里去现场观摩。西方的城市文化进入中国的沿海乡

村，建筑风格往往在模仿欧式建筑，比如窗户会模仿西方的拱式窗，楼梯扶手是罗马柱。

青田ＣＭＬ的父亲在他２岁的时候去了德国，后来由于文革无法回国，于是父亲在当地娶妻生子。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ＣＭＬ与父亲重新取得联系，表达了想要去德国的愿望，父亲认为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不容

易，要他留在家乡工作。后来他听说父亲生活不好过，于是把父亲接回国内。父亲八十来岁时不幸中风

偏瘫，六十几岁的ＣＭＬ便搬到父亲房间日夜陪护。他说父亲在自己２岁的时候出国，此时虽然父亲中

风，却给了他与父亲朝夕相处的机会，言语之中并无半点照顾久卧病床人的乏累。父亲去世后，ＣＭＬ在

父亲墓旁预留了自己和老伴的位置。有形建筑外表掩盖下还是移民不变的对“家”的归属心理。无论是

为生者造的房子，还是为生者和逝者修的坟墓都是一种象征或文化符号，让华人移民后代记得这里是
“根”。祖籍青田的西班牙华侨ＣＧＰ则说，在家乡有了房子，即使国外的儿子孙子不回来住，但是提到老

家，想到还有房子在，心里的感情自然不一样。

马克斯·韦伯曾经预见到：在工业化的浪潮中，人们会日益疏远他们的劳动和伙伴，他们的自身同一

性会失去传统的坚实源泉，人们将成为他们所不理解的社会里与千百万其他等同的成员没有区别无足轻

重的一分子［１３］。在海外的浙江移民虽然有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也形成了固定聚居的区域，如温州移民

在法国巴黎三区的庙街和博布尔街之间的几条小街、意大利的普拉托形成聚居区［１４］；然而，在西方整个

社会的大环境下，海外的温州移民群体如同社会中飘荡的浮萍，可能“既没有强烈的恨，也没有强烈的爱；

他们对自己正从事的活动的意义不感兴趣，也难以探究其意义［１５］”。换言之，对于这些新移民，他们在海

外很难找到“家”的感觉。

李明欢认为，海外华人在家乡购买或建造空置的房屋、修坟和葬礼是“炫耀性消费”［１６］。夏翠君认

为，民居景观与侨乡的地方建构代表着地方群体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方式［１７］。虽然温州移民用于修

坟以及丧葬的费用有些奢侈，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温州移民重视修坟墓和丧葬，是追求归属感、历史感、道

德感的行为模式，是其民风淳朴的一种体现。这种民风实际历史悠久。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修坟和丧葬

是应有之礼，《论语·学而》记载，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１８］意为“谨慎地对待父母的死亡，追

念远代祖先，自然会导致老百姓归于忠厚老实了”。《温州府志》“风俗”篇中记载，温州到宋朝的时候有

“小邹鲁”之称，“比宋遂称为小邹鲁，言性理之学者宗焉”［１９］，可见温州曾受儒家理学比较大的影响。因

此可以理解为何温州地区人们重视修坟和丧葬。

３　侨乡宗族重建

宗族是由共同祖先界定出来的父系群体，在几乎整个２０世纪中，宗族基本上被当作落后、消极的东

西［２０］。宗族似乎正处于逐渐消亡的过程之中，如族产被充公，祠堂挪作他用或被拆除，族谱被焚毁［２１］。

但是，近年来特别是在乡村不断涌现（或再生、重建）的宗族组织，引发学者探究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如

钱杭认为，汉人的宗族之所以能够在波涛汹涌的现代化浪潮中生存下来，并且在一个可预见的将来还会

取得相当大的发展，就因为它关注的主题，正是这个时代所失落的关于人类的本体意义之一：我是谁？我

从哪里来？我的根？［１７］

在浙江侨乡宗族重建活动随处可见，海外华人宗族后裔也参与其中。笔者于２０１２年４月在青田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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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朱氏宗族理事会在祠堂续修家谱。一位朱家媳妇从祠堂张贴的布告中得知续修家谱，于是打电话告诉

美国的亲戚，让他把自己家里成员的名字、年龄、性别等信息写好邮寄给她。像这样的海外朱氏后人要续

谱的还有很多，而且，族谱中还会显示成员的国籍，如比利时、美国、意大利等。这些远在异国的宗族成

员，积极为宗族重建捐款捐物，据说目前该宗族的银行账户就有几十万元之多。ＺＺＪ说，无论他们是否获

得所在国国籍，他们终究是朱家的子孙，朱氏祠堂永远是他们的“根”所在。

在青田侨乡，许多宗族祠堂中的正厅中高高挂着一块牌匾，上面写着“叙伦”两个大字。《说文解字》

说叙：次第也。《释名》解释说：“伦也，水文相次有伦理也。”《说文解字》说伦：辈也。费孝通认为，伦重在

分别，是传统中国社会结构里最基本的概念，是人和人往来所构成的网络中的纲纪，如《礼记·祭统》中提

到父子、亲疏、夫妇、长幼、上下等都是人伦，都是指有差等的人伦次序［２２］。朱氏宗族每年的清明节、大年

初一等节日都会召集成员到祠堂里面聚餐，一位成员说，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互相寒暄，知道了对方在

族里面的辈分，明确了亲疏远近关系；交谈之中，成员间增进了了解，沟通了感情。或许，这是“叙伦”二字

的真正内涵。

理解海外华人移民的家族意识，有利于理解华人移民的文化认同问题，促进华人移民融入当地社会；

同时，也有利于国内制定华侨华人相关政策，密切其与宗族、侨乡和祖国之间的联系。如 Ｗａｔｓｏｎ指出，

对华人侨乡宗族的研究，有助于理解华人文化认同问题［２３］。Ｔｈｕｎｏ与Ｐｉｅｋｅ认为，对中国侨乡的研究有

助于移入国了解华人的生活、思维方式、生活方式，消除对华人的误解和偏见［２４］。Ｐｉｅｋｅ认为，了解华人

群体有助于移入国以更合理的方式治理华人群体，促进华人融入当地社会，其中华人跨国宗族实践是很

好的视角［２５］。

当代中国宗族在农村中正经历大规模的重建进程，在这些身处西方文化熏染的浙江移民身上，可以

感觉得到宗族之根牢牢扎在他们的心中。宗族对华人移民而言，是为满足其自身历史感、归属感需求的

体现，其作用于温州、青田移民身上形成的独特的行为模式，体现着温州曾作为“小邹鲁”的儒家文化的影

响（青田历史上曾属温州：笔者注）。正如钱杭所说，宗族体现了人们对于“本体性”，即归属感、责任感和

道德感的文化和心理的需求，“古代的汉人如此，现代的汉人如此；大陆的汉人如此，海外的汉人也如

此”［１７］。

４　侨乡建设：延伸的家族意识

在侨乡，海外华人积极参与传统宗族复兴，地方宗族复兴与爱国主义表述联系密切，爱宗族的同时是

爱国、爱乡。麻国庆认为，全球化进程刺激了海外华人出现的带有怀旧情怀的“寻根”热潮。海外华人、台

湾同胞纷纷参与宗族复兴，有利于国家的统战路线；有利于振兴当地民间传统，促进当地旅游业、历史文

化民族资源的利用，间接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２６］。柯群英认为，海外华人参与宗族复兴是对宗族建构的

认同，也是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进而是对地方认同、族群认同以及国家的认同［２７］。

在浙江移民的行事模式当中，家族意识还延伸到为家乡社区项目和慈善事业筹款、修建庙宇等方面。

笔者在青田做实地调查时发现，几乎每个角落都能看到各种石碑，上面刻着海外移民的名字，大多是为家

乡铺路、造桥，重建基督教堂、庙宇、村政府、学校等慷慨解囊，留下的纪念碑刻。海外移民为家乡做的事

情，几乎囊括了家乡公共事业的方方面面。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在油竹下村，笔者有幸采访到了西班牙华侨

ＷＳＱ，他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出国到西班牙，经过不断努力，在西班牙已经拥有五家中餐店和一家位于

地中海黄金海岸边的饰品店。他的儿女还在西班牙各地经营超市。１９８７年他回国时看到家乡的道路还

是石头铺砌的路面，乡亲们出行非常不方便，于是主动拿出１０万元人民币给村里修了一条水泥路。十多

年以后，他又发现当年的水泥路已经不适应人们生活的需要，于是１９９９年再次出资重修道路。至今在路

边，还矗立着村委会为纪念他这一善举所立的石碑。

像 ＷＳＱ这样为村里捐资修路助学的人不在少数。他们当年出国谋生，白手起家，当取得所在国国

籍后依然不忘家乡，并用实际行动表达这种情感。在青田，无论是在县侨联工作的人员，还是出租车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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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几乎都这样说：“青田县一共有四十多万人，其中有二十多万人在国外。”这听起来非常有意思。因为

在这二十多万海外移民中，有许多已经获得所在国的国籍，可以说他们已经不再拥有中国国籍，不算是中

国人，也就不是青田人了。然而，在当地人看来，这些人仍然是青田人。这说明将已经取得外国国籍的人

依旧称为“中国人”或“青田人”，超越了现代意义上“国家”的概念，更多是带有文化上的归属意义。青田

家乡的人们这样认为，海外的青田移民更是如此。如方山乡龙现村 ＷＡＬ回忆，那时候他们一家人来到

西班牙，餐馆刚开没有多久，路费欠的钱还没有还完，村里的人电话打过来要他们捐款，本来是要还债的

钱，他们就先暂时不还，而是拿出来捐款。ＷＡＬ说，村里如果有生活贫困的人，生病需要钱的人，他们都

会捐钱；如果有人家房子破了，比如烧掉了，他们也要捐钱。

孔飞力［２８］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安土重迁”并不意味着固守乡土，而是表现为即便远离家乡千万

里仍然保持着与故乡故土从情感到物质的关联。无论是为逃避迫害的被动型迁移，或是出于经济目的的

自愿迁移，无论是长久性的移居他乡，或是季节性的往返流动，迁移者背负的往往是家庭乃至家族的振兴

期待，他们的“家”始终扎根在那片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上。中国人所指的“一家人”，可能分别居住在相

距十里、百里乃至千万里的不同地方，但通过经济上的互惠仍互视为“一家人”。因此，中国人的迁移，不

是与出生地和与生俱来之血缘群体的分离，而是既有联系的地域扩展。

５　结　语

本文从“文化模式”理论视角提出，浙江海外华人的家族意识是其向中国国内汇款行为背后的文化动

因，外在表现为浙江籍海外华人在亲戚之间互相帮助，在侨乡修房、造坟，参与宗族重建，投资参与侨乡祖

国建设。这表明浙江移民对于“根”和“家”的重视，使得这一群体即使身在海外，获得所在国家的国籍，甚

至已经移民数代，依然保有对家乡、对中国的情感。本文研究的浙江籍海外移民大都是在２０世纪７０、８０
年代出国的“新”移民，这批移民从原来的“落叶归根”到“落叶生根”，意味着海外华人移民的家族意识也

在发生改变。如今，这些移民大都是五十岁左右，他们的后代大都出生于国外，不像父辈那样在中国生活

了二三十年才出国。华人二代甚至三代对家族的认同、侨乡的情感必然会发生变化。本尼迪克特的“文

化整合”概念有助于我们看待这种变化：文化模式不是固定不变的，具有可塑性［７］２３４。这些华人后代，既

从父辈那里承接了中国传统家族文化模式，又选择吸收所在国家的文化模式，对旧有文化模式进行创新，

从而实现文化的整合。应该看到，海外华人虽然获得所在国家国籍，但在情感上经济上愿意保持与家乡、

中国的联系，对那些曾经赋予他们生活以意义的东西，对“根”的追求，对宗族的认同，对侨乡的情感，对祖

国的认同，不会消失。理解海外华人移民的家族意识，有利于理解华人移民的文化认同问题，也为当下侨

务工作中如何密切海外华人与国内的家、侨乡和国家之间的联系提供启示。因此，如何使海外华人保有

这种传统文化模式，并能传承给后代，这或许会成为一个新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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